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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35期新闻稿：资本主义导致气候灾难，而社
会主义可以扭转灾难。
 

《无题》 乔治·巴赫古里（埃及）作于201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2年11月，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将齐聚埃及度假城市沙姆沙伊赫，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通常简称COP27。这一国际环境公
约1992年确定于里约热内卢，首次大会1995年举行于柏林，协议内容在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得到
延展，又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得以补充。对于可能导致物种大量灭绝的气候灾难，我们已无需多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qihou-weiji-lvse-xinzheng/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qihou-weiji-lvse-xinzheng/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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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摒弃碳基燃料的行动正受到三大因素的阻碍：

右翼势力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1.
某些能源部门在维护碳基燃料上具有既得利益。2.
西方国家拒绝对气候问题承担主要责任，不但不愿以资助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方式偿还气候债务，3.
而且继续榨取它们的财富。

有关气候灾难的公共讨论很少引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及公约。公约指出：“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要求
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开展最广泛的合作，
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  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表述说明，尽管气候变化
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没有国家能免受其危害，但各国的责任并不一样。一些靠殖民和碳基燃料受
益了几百年的国家应为能源脱碳转型负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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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里瓦朗吉》罗杰·莫蒂默（奥特亚罗瓦，即新西兰）作于2019年

 

关于气候问题的学术研究是清楚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发展水平，从殖民和碳基燃料中获取了无限
好处。曾由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现已关闭）牵头的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
的数据表明，美国自1750年来无疑就是二氧化碳的最大制造源。仅美国一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过
整个欧盟，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九倍。主要碳排放国都是殖民大国，也就是美国、欧洲国家、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约十分之一，它们在全球累计碳排放量中却占了一半
以上。自18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不但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部分的碳，还一直透支它们在全球碳预算中的
份额。

资本主义以碳基燃料为驱动，通过殖民搜刮进行聚富敛财，使得欧美国家得以提升其国民福利，维持
先进的发展水平。7.48亿欧洲人与14亿印度人之间的人均生活水平存在极端差异，且比一百年前增加
了七倍。虽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碳基燃料特别是煤炭的依赖度上升到较高水平，它们的人均
排放量仍远低于美国，后者的人均排放量接近于中国的两倍，是印度的九倍。2010年的COP16创立了
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越过”碳驱动的社会发展，而有关国
家拒不承认其气候帝国主义行为，使得该基金难以得到切实运作。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most-global-co2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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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关于气候危机对策的讨论经常围绕所谓“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GND）的各种形
式，比如欧洲绿色新政、北美绿色新政乃至全球绿色新政等，这都是由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环保运
动各种分支提倡的。为更好地理解并增进这类讨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
事处召集了生态社会主义优秀学者，反思各种绿色新政，探讨为缓解气候灾难实现真正转变的可能性。
讨论的参与者有阿根廷的何塞·塞奥内、美国的西娅·里奥弗兰科斯、巴西的萨布丽娜·费尔南德斯，
讨论成果形成了2022年8月第3期笔记《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环境危机：探讨绿色新政》（The
Socio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imes of the Pandemic: Discussing a Green New Deal）。

这三位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气候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危机的主要成因。全世界规模最大
的100家公司要为71%的全球工业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甲烷）负责。这些以碳能源产业为首的
企业并没有准备好加快能源转型，尽管它们的技术能力仅凭风力发电一项就足以产生相当于全球电力
需求18倍的发电量。在大部分公共话语中，可持续性一词的含义已变得空泛，对这些大公司而言无利
可图。比如，可再生能源的社会项目并不会为化石燃料企业产生巨额利润。某些资本主义企业关注绿
色新政的主要动力在于，这些污染了全世界的大公司希望为资本家主子们捞取公共资金，创造新的私
人垄断。但是，正如里奥弗兰科斯在本期笔记中所述，“绿色资本主义”声称要缓解全球变暖、物种
大量灭绝、生态系统破坏等资本主义弊病，却无意改变积累与消费模式这一引发气候危机的元凶。这
就是所谓“技术修复”，妄想不做任何改变就能改变一切。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notebook-3-green-new-deal/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notebook-3-green-new-deal/
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ms/reports/documents/000/002/327/original/Carbon-Majors-Report-2017.pdf?1501833772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19/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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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冈萨罗·里贝罗（玻利维亚）作于2016年

 

如塞奥内所指出的，绿色新政的主流讨论脱胎于1989年皮尔斯报告《绿色经济蓝图》（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等倡议计划。该报告是为英国政府准备的，提出利用公共资金促进私人企业产生新技
术，以解决西方经济中连绵不断的危机。“绿色经济”概念并不是让经济变得绿色，而是借环保理念
重振资本主义。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皮尔斯报告的共同撰稿人爱德华·巴比耶为联合国环
境署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的新报告，将“绿色经济”概念重新
包装为“绿色新政”。这份新报告再次主张利用公共资金为资本主义制度维稳。

本期笔记产生自一种不同的体系，它是基于在玻利维亚蒂基帕亚召开的两次会议：2010年气候变化和
地球母亲权利世界人民会议（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2015年气候变化和保护生命世界人民会议（People’s World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fence  of  Life），以及后续的几次聚会：2018年世界水问题另类论坛（Alternative  World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903/A_Global_Green_New_Deal_Policy_Brief.pdf?amp%3BisAllowed=&sequence=3
https://www.cancilleria.gob.bo/webmre/sites/default/files/libros/Cmpcc%20discursos%20y%20documentos%20seleccionados.pdf
https://www.cancilleria.gob.bo/webmre/sites/default/files/libros/Cmpcc%20discursos%20y%20documentos%20seleccionados.pdf
https://www.cancilleria.gob.bo/webmre/node/1075
https://www.cancilleria.gob.bo/webmre/node/1075
http://fama2018.org/final-declaration-of-the-alternative-world-water-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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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Forum）、2017年人民峰会（People’s  Summit）、2020年人民自然论坛（People’s  Nature
Forum）。我们的立场产生自拉丁美洲的群众斗争，其核心是“美好生活”理念，西班牙语和瓜拉尼
语分别是buen  vivir和teko  porã。与绿色新政只拯救资本主义的诉求不同，本期笔记的重点在于思索社
会组织方法变革，也就是说，要推动关于建立新体制的思考。费尔南德斯说，这些理念的建立，必须
要有工会组织（其中很多关心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协会（其中很多担
心土地集中破坏自然、制造社会不公的问题）的参与。

 

《美人鱼的婚礼》克雷·卡塞姆（埃及）作于2021年

 

费尔南德斯认为，我们必须变革制度，“但时下的政治条件不利于变革。很多国家右翼势力强大，否
定气候科学的力量也很大。”因此，人民运动宜从速提出脱碳议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四个目标：

西方国家要去增长。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国消耗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纸张、四分之一的石油、1.
近四分之一的煤炭、四分之一的铝材。塞拉俱乐部表示，美国“能源、金属、矿物、林产品、鱼类、
谷物、肉类甚至淡水”的人均消费都“令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相形见绌”。正如杰森·希克尔指出的，
西方国家必须削减整体消费，减少“非必要、破坏性的消费”，比如化石燃料和武器工业、所谓麦
豪宅（译者注：McMansion，以廉价建材和手工大量建造又以高价出售的住宅）和私人飞机的制造、
牛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计划性报废”的商业逻辑。
能源生产关键部门社会化。取消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建立以脱碳能源为基础的公共能源部门。2.
为全球气候行动议程（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提供资金。务使西方国家履行历史责任，支3.
持专门资助南方国家公平能源转型的绿色气候基金。
改善公共部门。增建服务社会而非私人消费的基本设施，比如增加高铁、电动公交车，减少私人车4.
辆的使用。南方国家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包括利用自己的资源。这里的问题不全在于是否利用这
些资源，而是资源开采是否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Buen  vivir

http://fama2018.org/final-declaration-of-the-alternative-world-water-forum/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merican-consumption-habits/
https://www.jasonhickel.org/blog/tag/degrowth
https://ec.europa.eu/clima/eu-action/international-action-climate-change/climate-negotiations/global-climate-action-agenda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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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意味着要解决饥饿、贫困、文盲、健康不良等问题，这些都是要由公共部门来应对的。

不可能有全球通用的气候政策。侵占世界资源的国家必须减少消耗。全球有20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用水，
一半人口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服务。必须保障他们的社会发展，同时这样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
社会主义基础上。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rinking-water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9817/9789241513555-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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